
题材·意象·空间：嵩山诗歌山岳书写的三重维度

王　 立　 　 胡全章

　　摘　要：嵩山诗歌的山岳书写反映着古代诗歌与山岳的双向互动关系。 唐宋诗人通过对嵩山的描绘与吟咏，
构建了嵩山地理知识谱系，拓展了嵩山的情感表达功能。 元明清诗人通过嵩山不断强化书写大一统思想与地方意

识，嵩山诗作模式得以定型。 在诗人的反复书写中，“嵩山”成为一种常见的诗歌意象，具有政治与隐逸的双重内

涵，由其叠加而来的意象如“嵩洛”“嵩少”成为中州的象征。 嵩山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公共空间，对于登临游赏的文

人而言，嵩山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交游体验，既是其诗歌创作的文化底蕴，又是其宣扬乡邦文化的途径。 嵩山也

为诗人提供了独抒性情的个体空间，不断丰富他们的诗歌内容与情感表达。 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结合的研究视角审

视，嵩山诗歌不仅突显了嵩山融合政治、隐逸、家园的文学属性，而且反映了山岳诗歌书写的演变，展现出山岳与诗

歌关系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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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山范水”是古典诗歌中的常见内容，山岳是

山水诗的主要书写对象。 本文所谓的“山岳书写”
并不单纯指“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与表现对

象的诗歌” ［１］ ，而是将山岳视为诗歌书写的核心要

素，研究诗人在场与不在场情况下创作的山岳诗歌。
山岳不仅仅是诗歌的创作题材，也是一种经典的诗

歌意象与独特的创作场域。 在传统文化认知中，山
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更是一种深深镌刻于民

族记忆中的文化坐标。
嵩山是“五岳”之一，居“天地之中”。 先秦至唐

宋，临近王朝中心的嵩山见证着朝代更迭与世运兴

衰，成为诗人笔下重要的书写对象。 元明清时期的

嵩山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其抹不去的政治气度与独

特的乡邦意识已使“嵩山”成为一种诗歌意象，具有

重要的文化内涵。 本文采用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研

究视角，从题材、意象、空间三个维度探讨嵩山文化

与古代诗歌的互动关系，开拓山岳与诗歌关系研究

的新视角。

一、起兴、开拓与新境界：
嵩山题材诗歌的演变

　 　 嵩山山系东西横卧，绵延百里。 历代诗人或纵

览嵩山，或深入主要山脉太室山与少室山，细赏其中

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目见之景即成为他们的创作对

象。 从时间维度来看，嵩山题材诗歌的生成顺应山

水诗的演进，不仅记录古代开发嵩山的过程，亦是诗

人审美情趣与处世心态的载体。
先唐诗人习惯以起兴的方式营造特定的情感氛

围， 以嵩山开篇的诗歌往往带有壮阔之势。 究其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元明清时期黄河文学书写研究”（２０２２ＣＷＸ０３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与民族精神研究”（２２ＪＪＤ７５００２２）。
作者简介：王立，女，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河南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胡全章，男，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３５１



因，一方面受嵩山呈现的高大视觉效果的影响。 周

朝大臣尹吉甫的送别诗《诗经·大雅·崧高》开篇

便聚焦于此：“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２］ 此诗以崧

岳雄峻的壮阔气象称颂申伯功勋，为嵩山诗歌创作

提供了早期参照。 此后形成的以嵩山雄姿起兴言志

的笔法，可追溯至此诗。 如潘尼 《献长安君安仁

诗》：“峨峨嵩岳，有岩其峻。” ［３］７６２这首诗对嵩山的

描写与《崧高》异曲同工，以嵩山的高峻巍峨映衬先

祖的德行光辉。 方玉润曾评《崧高》：“起笔峥嵘，与
岳势竞隆。 后世杜甫呈现巨篇，专学此种。” “发端

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 中兴贤佐，天子懿亲，
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 ［４］ 另一方面与嵩山的政治

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嵩山以“天地之中”的方位属

性成为巩卫中原王朝的有利屏障。 北齐裴让之接待

南梁 来 使 时 即 云： “ 嵩 山 表 京 邑， 钟 岭 对 江

津。” ［３］２２６２他单独择取嵩山作为守护都城的外围坐

标，接下来列出对南梁具有战略意义的紫金山与长

江渡口，此四者即代指北齐与南梁。 裴让之在诗歌

开篇以缩小地理距离为契机，拉近了与对方使臣的

心理距离，表达出两邦交好的情谊。
山水诗虽在先唐孕育、生成，但这一时期涉及嵩

山的作品并不是真正的山水诗。 先唐诗人将嵩山视

为诗歌情感点缀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是由当时社会

对嵩山的认知决定的。 先秦以来“国必依山川” ［５］

的理念推进了祭祀山岳活动的开展，作为中岳的嵩

山进入五岳祭祀体系中；“天地之中”的地理文化定

位又使嵩山与帝王权威紧密相连，强化了嵩山的圣

山崇拜意味。 同时，嵩山又是佛教与道教共同繁荣

的圣地。 在王权正统观念与佛道思想交织的文化氛

围中，承载重要文化功用的嵩山已成为超脱世俗的

神圣之山。 诗人也并未将视线局限于嵩山的自然景

观，而是采取仰望与尊崇的态度，通过嵩山的高耸及

其拱卫都城的地理位置表达社会的共同心理体验，
从而赋予嵩山深远的政治文化寓意。

唐宋时期受山水诗发展高峰的驱动，开始出现

以嵩山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诗歌，嵩山诗歌呈现出以

下新的特征。 一是以诗歌进行地理知识建构。 先唐

诗人在崇敬心理下与嵩山保持一定距离，唐宋诗人

则在旅游活动与地理开发兴盛中亲近嵩山，将其视

为可游可居的名胜。 深入游赏的机会也打开了他们

认识嵩山的新视角，人们发现曾经被视为政治坐标

的嵩山亦具有不俗的景色：“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绝

处，峦岭涧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联罫。 前朝

高爽傲逸之士，遗迹如昨。” ［６］再加上这一时期诗人

注重地理之学，并“以诗言地理，每于一邑古迹，一
区名胜，各为一绝，自注其下” ［７］ 。 受此影响，他们

自然而然地将探索得来的嵩山风土收获纳入诗歌表

述中。 卢鸿以骚体诗《嵩山十志十首》记录嵩山隐

居时所见草堂、倒景台、樾馆等十景，其中既包含景

观得名与风景的描写，又揭示了景观文化的内涵与

心理观感。 这种知识性的景观介绍同样出现在宋代

诗人笔下，如楼异的《嵩山二十四咏》总结了太室山

二十四峰的特色，欧阳修的《嵩山十二首》以十二个

景观串联出宋人的嵩山游线。 这些风土地理组诗通

过构建嵩山地理知识谱系的方式，揭示出嵩山的独

特风貌，将之前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的嵩山清晰地

展现在大众眼前。 二是拓展嵩山诗歌的情感表达空

间。 借景抒情是山水诗的基本写作手法，但先唐诗

人的崇敬书写承载的是社会共同心理，嵩山直至唐

宋时期才被赋予丰富的情感表达功能。 这一时期的

诗人有意识地探索嵩山参与世俗生活的新路径，颂
德、隐逸、送别等情感都囊括在嵩山诗歌中。 李颀的

《少室雪晴送王宁》以有层次的视觉色彩营造出让

人流连忘返的别致景色：“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

见一峰雪。 隔城半山连青松，素色峨峨千万重。” ［８］

以至于临行之际， 他还想驻马 “举头试望南山

岭” ［８］ ，诗人通过留恋景色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

之情。 岑参诗中描摹嵩山夜色：“月出潘陵尖，照见

十六峰。” ［９］柔和静谧的夜景是诗人平和内心的映

射，透露着他移居少室后的悠然自得。 唐宋诗歌对

嵩山的描绘融入多元化的日常情感，生动展示了这

一时期人们对嵩山的认知变迁，嵩山逐渐从神圣之

地转变为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山岳。
元明清时期，诗人为嵩山题材赋予了新的时代

特征。 一是嵩山成为凝聚中州地方意识的载体。 随

着王朝中心的北迁南移，远离都城文化圈的嵩山题

材对诗人的吸引力不如从前。 但嵩山作为中州的一

种代表性景观，生长于此的诗人依然对其有着较高

的情感认同，在诗歌中展示嵩山成为他们宣传乡邦

文化的有效方式。 身在异乡的李梦阳听闻友人即将

前往嵩山，便凭借记忆为其描绘嵩山的冬日风光，目
见“雪后数峰青”，耳听“冰底溪元响” ［１０］ 。 为友人

推荐嵩山即是李梦阳回味乡邦美好的过程，嵩山成

为牵系他与中州的精神纽带，由此彰显久未归家的

游子对乡邦的深沉眷恋和思念。 其他中州文人如何

景明、王廷相、侯方域等均以嵩山诗歌为载体抒发乡

邦情思，嵩山作为中州文化地标的意义日益突显。
二是嵩山成为大一统思想的寄托。 元明清时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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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为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嵩山的政治文化坐标意义在这种文化互鉴的契机中

愈加凸显，成为多民族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素材。 嵩

山诗歌在彰显统治权威和中州文化魅力的同时，也
反映出民族融合共通的文学倾向。 元仁宗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 年），玄教宗师吴全节为皇室举办斋醮，大醮

长春宫后奉命致玉简于嵩山济渎。 他在记录此事的

诗中以嵩山之景牵引全篇，但并未具体介绍嵩山景

物，而是构筑出更宏大的山岳视觉场面。 诗中以

“千层霄”与“控伊洛”强调嵩山的战略方位，“簇簇

罗旌旗，巍巍耸台阁” ［１１］３１的叠词形容则增添仪式

整饬肃穆的氛围。 吴全节最后以“天朝混华夏，秩
礼特优渥” ［１１］３２为诗篇作结，点明如此完备的礼制

的重要目的，即祈求国泰民安，昭示元朝统治的正统

性。 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对中州礼制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民族融合的情感认同。 如果说吴全节以嵩山

宏大之貌适配国家大一统的统治思想，那么乾隆皇

帝则在观赏嵩山景色时生发出民生多艰的感慨，以
此宣扬他的仁政统治。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他登

览嵩山时作《登缑山极目》，看似记录眼前的风景，
“割来太室三分秀，望去清伊一带绵。 欢豫民情他

阆苑，菁芊麦色我芝田” ［１２］ ，但诗歌却落脚于“孜孜

求治犹多愧，无暇重翻学道篇” ［１２］ ，传达出对河南

灾情的关切。 多年以后乾隆于京城回忆嵩山少林景

致时，仍强调他对河南旱灾的忧心：“曰忧曰慰纷吾

衷，调御堂堂坐而案。” ［１３］ 元明清诗歌中的嵩山被

赋予昭示统治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了文化认同下

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生态景观，更寄托着诗人对嵩山

的深厚情感。

二、政治、隐逸与方位：诗歌中
“嵩山”意象的内涵层累

　 　 嵩山不仅是古典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是一种常

见的诗歌意象。 “嵩山”意象的生成以独特的历史

地理环境为基础，以诗人积极开拓“嵩山”的诗学应

用空间为动力。 在其发展成熟过程中，诗人除单独

使用“嵩山”，还对其进行叠加创造，由此生成的多

种形式共同呈现了“嵩山”意象的丰富面貌。
首先，以“嵩山”意象隐喻政治。 嵩山自先秦起

便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被纳入官方祭祀

体系以祈求国祚安康后，嵩山便成为国泰民安的象

征。 历代诗人使用“嵩山”意象表达对所处时代的

精神体认，尤其喜欢将与嵩山有关的祥瑞典故加入

颂扬表述中。 《汉书》记载，汉武帝曾在嵩山听到三

声高呼万岁的声音，这种奇异现象被理解为对汉代

大一统王权统治的服膺，由此衍生出的三呼万岁后

来成为面见皇帝的祝语，“嵩呼”也被赋予了赞誉统

治的意味。 王褒《圣孝瑞应诗》以嵩山万岁声代表

明朝祥瑞之兆：“又闻嵩山万岁祝，龟书马画清时

多。” ［１４］雍正《元夕》也庆贺道：“臣民语和嵩山语，
喧笑声连爆竹声。” ［１５］

“嵩呼”的出现为诗歌增设了独有的政治阐释

空间，当天子权威与国家统治被动摇时，诗人还将其

作为重塑皇权威严的隐喻表达。 宣之于诗的“嵩
呼”借助嵩山深厚的政治内涵，尝试在公共空间进

行民心导引，既强化天子正统地位的不可撼动，也以

此加深对叛乱行径的谴责。 晚唐纷争中，李咸用的

《煌煌京洛行》斥责朱温篡位，尾句“但听嵩山万岁

声，将军旗鼓何时偃” ［１６］７３８１以嵩山呼声暗喻朱温

代唐称帝，以“将军”称呼他并问何时偃旗息鼓，则
是对朱温放弃帝位的劝诫与期待。 明清鼎革之际，
遗民诗人笔下的“嵩呼”更是带着血泪记忆。 张煌

言在浙东进行反清活动时写道：“嵩呼恍觉炉香近，
海曙还疑扇影寒。” ［１７］忠贞孤臣艰难地挣扎在动荡

时局中，给予他动力的是再见明朝“嵩呼”盛世的希

望。 在难以明言政治的时代语境中，“嵩呼”起到了

暗喻复杂情绪的功能。
其次，以“嵩山”意象象征隐逸。 嵩山自先秦起

就有隐逸之名，避居在此的许由、巢父开启了嵩山的

隐居风尚。 唐宋时期的嵩山临近都城，遂成为隐居

时随时与外界沟通的便利场所，能够满足诗人政治

功利性的隐居目的。 元明清时期的嵩山虽远离国家

中心，但诗人仍将隐逸嵩山当作慰藉人生的精神寄

托。 故而，隐逸成为“嵩山”意象的重要文化内涵，
承载了诗人对仕隐的纠结与突破。 徐祯卿虽在弘治

十八年（１５０５ 年）得中进士，但仅被授予大理寺副

职。 他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达愤懑，但诗末“飘
飖碧云绪，梦寐嵩山阳” ［１８］则以想象嵩山隐居的方

式消解现实困顿，这里的“嵩山”是他选择与自我和

解的写照。 除此之外，“嵩山”意象还可以在送别诗

中代表诗人对友人归隐的美好祝愿，营造出轻松的

情感氛围。 如李白《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

山》中“劝君还嵩丘，开酌盼庭柯”［１６］１７９８；白居易《送
张山人归嵩阳》中“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１６］４８１２。

如果说隐逸是名山意象普遍具有的内涵，那么

“嵩山”叠加山中故事而塑造的文化符号是其独有

的。 诗人将许由洗耳、王子乔升仙等与嵩山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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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运用于诗歌，在深化“嵩山”意象的同时，也丰

富了诗歌的抒情内涵。 其中，较有代表的是“嵩山”
叠加卢鸿隐居的书写。 唐代卢鸿是著名的嵩山隐

士，开元六年（７１８ 年）赴玄宗征后成为唐朝“用劝天

下” ［１９］的模范，再归嵩山后居于玄宗赏赐的东溪草

堂，他据此地绘《草堂十志图》，并以骚体组诗《嵩山

十志十首》表达独立的人格精神。 卢鸿应征后再返

回嵩山的过程体现了皇权对名士归隐的宽容，象征

着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后世君臣便常借此事件表

达特定情绪、进行隐形博弈。 洪武二年（１３６９ 年），
朱元璋起征高启等山林隐士编修《元史》，应召后的

高启非常羡慕卢鸿能够遽还嵩山：“入京遽还山，敦
得縻以鞅。” ［２０］很明显，这里的“嵩山”代表着高启

对未来命运的期许，希望朱元璋能像唐玄宗般放他

归去，他可以如卢鸿般远离权力中心。
有时，诗人也会借“嵩山”意象讽刺那些借归隐

之名而汲汲功名利禄者。 乾隆诗中的“嵩山”意象

透露着他对高士奇耐人寻味的态度。 喜好书画的乾

隆在获得高士奇旧藏唐寅《嵩山十景册》后，于二十

余年内多次题诗，但诗中态度有着较大不同。 他在

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题诗中单纯基于画作表示对

卢鸿隐居生活的向往，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题诗

“闻说终南捷径通，伊人隐避乃于嵩。 江村题慕卢

家事，前后之间同不同” ［２１］８９６，则表达出对高士奇

的质疑。 高士奇曾有羡慕卢隐士之语“尚怀高世之

踪，益动故园之念”，但乾隆认为其中的卢隐士并非

卢鸿，而是以隐居终南山谋取仕进的卢藏：“若士奇

附势通贿，不能以义命自安，祇可同于前之藏用，而
不能同后之鸿，且其自署为藏用老人，亦有不期而同

者，因借卢家事讥之。” ［２１］８９６乾隆还曾在其他题画

诗中讽刺高士奇的志节：“原系旧臣家弆物，岂真操

履守毋忘。” ［２１］３８２高士奇深受康熙重用，乾隆却认

为他与明珠、徐乾学等“互为党援，交通营纳” ［２２］ 。
虽然乾隆诗中的“嵩山”成为贬低高士奇的载体，但
表明了后世对终南山与嵩山的隐逸认知差别，前者

代表仕途捷径，后者才是真正隐居。
最后，“嵩山”与中州其他意象叠加，生成“嵩

洛”“嵩少”等复合意象，成为承载特定地域文化的

情感符号。 就意象的使用方式言，“嵩山”属于单一

意象，然“在诗学世界中，意象并非孤立存在的，而
是在相互联系中显示其象，深化其意” ［２３］ 。 诗人在

“嵩山”上叠加其他中州地标式景观意象，所生成的

复合意象虽然兼具“嵩山”的隐逸指向，但也因所依

托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新变，不仅增添诗歌的情

感浓度，而且深化了中州文化的内涵。
从表面看，“嵩洛”指嵩山与洛水一带，由嵩山

与太室山组就的“嵩少”依旧指嵩山，但二者各具深

意。 古代建都以山川形胜为据，宋以前的王朝定都

中州者居多，嵩山与洛水正是围绕都城的标志性地

理景观，因此“嵩洛”与都城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
李东阳《京都十景诗序》就注意到以“嵩洛”指代都

城的现象：“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
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

胜。” ［２４］苏辙亦有诗句：“他年过嵩洛，望拜裕陵

旁。” ［２５］后世诗人进一步赋予“嵩洛”独特的都城文

化气质，宋代陈襄在诗句“千年嵩洛气，长发在元

孙” ［２６］５０８５中突显“嵩洛”代表的都城王权气度。 南

宋时期“嵩少”成为故国的重要象征，那些频频北望

中州的南渡诗人将流离之痛寄予其中。 陈与义《题
长冈亭呈德升大光》中的“身行江海滨，梦绕嵩少

麓” ［２７］ ，李处权《翁士特李似表相过小酌分题得踯

躅》中的“念昔嵩少步，千层上云麓” ［２６］２０３８８，在表

达再度游览嵩山的愿望的背后寄托着他们的故土之

思与兴复之愿。
元明清以来，“嵩洛”与“嵩少”指代中州乡邦情

结的集体心理。 嵩山、洛水、少室山是中州的独特景

致，中原地区的诗人无论身在何方，这些代表景观总

能触动他们的思乡之情，成为他们心灵深处的牵绊。
宋荦雨后游华山时会不自觉地想起嵩山：“谷雨烂

天香，风景缅嵩洛。” ［２８］ 何景明《登勤甫楼》表达了

离家已久的文人对家乡的深沉眷恋，登高远望后以

嵩洛地区深沉的底蕴激励自己：“风尘此地愁回首，
嵩洛他年愿不违。” ［２９］元代以后，“嵩洛”与“嵩少”
的诗歌表达从原先凝聚群体共识的心理期许，转变

为承载特定地域文化的情感符号，这种转变不仅反

映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也体现了意象在情

感表达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雅集、唱和与独吟：嵩山诗歌
创作空间的多重功用

　 　 嵩山也是一个重要的诗歌创作空间。 随着嵩山

从最初的神圣之山演变为汇聚多元文化活动的场

所，诗人亦将嵩山视为一个包容创作的公共或私人

空间。 嵩山独特的自然文化属性影响着诗人的精神

风貌与创作倾向，诸多诗歌史上的微观现象也在此

得以彰显。
首先，嵩山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公共空间。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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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嵩山文人群体活动较早的记载是久视元年

（７００ 年）的石淙诗会，由此开启了嵩山作为群体创

作空间的路径。 石淙诗会的发生顺应武则天嵩山封

禅后的政治文化风尚。 在此之前的帝王通常选择东

岳泰山封禅，武则天一反常规在泰山之外另寻名岳

嵩山封禅，并将其视为武周神岳，目的是为以女性身

份称帝寻找合理解释，彰显即位的正统性。 此后武

则天经常率群臣游赏嵩山，并在嵩山东麓石淙河边

修建三阳宫，在此与群臣宴饮创作。 其中最为著名

的，便是久视元年（７００ 年）武则天与李显、李旦、武
三思、狄仁杰等赋诗唱和。 “在宴乐场合，人会因为

饮酒和眼前的歌舞表演而变得思维活跃，进而在创

作上变得流畅无滞。” ［３０］ “像这样君臣一起大规模

游山玩水题诗的活动，在唐诗史上还是首次。 七律

在初唐尚未成熟，这次活动不但刺激了宫廷山水诗

的发展，对于七律的推广也有明显的影响。” ［３１］ 武

则天命薛曜将这些唱和诗刻于石壁上，这种由碑刻

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释放出一种强烈的文学信号：
嵩山是可供吟咏题写的所在。 在双重影响的加持

下，石淙诗会成为嵩山文学活动兴盛的起点。 虽然

此后较少有类似武则天时期这样大规模的君臣唱和

活动，但山中的文学唱和活动未曾停歇，而是随着嵩

山融入世俗生活的进程下移至文人等群体。 嵩山不

仅为文人交游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环境，而且促进了

自身诗性文化的凝聚。 文人在山岳中的交游创作以

游与居为主，这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深化了其对

生命自然的理解，进一步激发其创作灵感。
其次，对于登临游赏的文人而言，作为公共空间

的嵩山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交游体验。 嵩山兼具

自然风光与深厚底蕴，可以催生新的创作灵感。 追

求隐逸是唐代文人在嵩山创作时的共同憧憬，当他

们与山中僧侣道士交流时，对隐逸的向往更是流露

于诗间。 李白《题元丹丘颍阳山居》中的“益愿狎青

鸟，拂衣栖江濆” ［１６］１８７３－１８７４，是他基于元丹丘嵩山

隐居而发的感慨。 卢纶《酬唱当寻嵩岳麻道士见

寄》也期盼： “烦君远示青囊箓， 愿得相从一问

师。” ［１６］３１３８比之唐代以禅境入诗，经常游览嵩山的

宋代洛阳文人群体更关注嵩山自然之态，这也是他

们将文学交游挪至嵩山的主要目的，他们能够在此

处脱去俗世烦忧而专注游赏。 梅尧臣曾回忆明道元

年（１０３２ 年）与欧阳修、杨愈等游嵩山时吟诗的场

景：“夜宿岳顶寺，明月入户白。 分吟露气冷，猛酌

面易赤。” ［３２］这种即时创作氛围驱动诗人第一时间

表达游览的感悟。 欧阳修的《嵩山十二首》、梅尧臣

的《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以游山路线为创

作思路，通过描绘嵩山的景色来纾解胸怀。 北宋洛

阳文人群体的交游形式由此可窥一斑。 对于定居嵩

山地区的文人而言，嵩山既是其诗歌创作的文化底

蕴，又是其宣扬乡邦文化的文学途径。 从北宋的李

廌、陈恬等士大夫群体［３３］ 到清初的嵩山文学家族

如傅氏、焦氏［３４］ ，他们以诗歌唱和增加彼此的情感

联系，从而形成关系紧密的诗人群体，在带动嵩山唱

和诗发展的同时延续着嵩山文脉。
最后，嵩山不仅是群体创作的别样场所，也为诗

人提供了独抒性情的个体空间，不断丰富他们的诗

歌内容与情感表达。 诗人在嵩山能够远离外界的喧

嚣，从而以独处的心境倾诉身心放松后的人生真实。
武则天诗作留存较少，她于嵩山创作的三首诗歌即

是其传奇人生的注脚。 永淳二年（６８３ 年），武则天

陪同唐高宗来到嵩山少林寺，她见到母亲在世时的

营建之所不由得悲从中来，以“风枝不可静，泣血竟

何追” ［１６］５８缅怀母亲。 圣历二年（６９９ 年），已称帝

却年迈的武则天再度前往嵩山，在路过王子晋庙后

表示对求仙的向往，传达出她留恋人间的延寿愿望：
“愿允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３５］久视元年

（７００ 年），在嵩山三阳宫休养的武则天身体逐渐好

转，在石淙诗会时赋诗：“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

晚杂尘飞。” ［１６］５８诗中快意洒脱、徜徉自然之风趣

也正是她的兴致体现。 武则天的际遇心境通过登嵩

山而激发，诗歌饱含着温馨的亲情与自我精神，使其

创作更为深刻真实。
元好问是隐居嵩山时作诗最多的诗人，近十年

的隐居生活不仅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素材，而且

增加了其诗作的情感厚度。 兴定二年（１２１８ 年）至
正大四年（１２２７ 年），因易代战乱、照管叔父遗业、缓
解科举之伤等缘故，元好问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嵩

山，这段时光给他带来不同的生活体验与创作启发。
躬耕经历使元好问真正体会到农忙艰苦，他开始重

视农事诗创作。 他会因干旱后颗粒无收而自责：
“如何落吾手，羊年变鸡猴。” ［３６］１６４也会因及时雨

而欣慰：“书生如老农，苦乐与之偕。” ［３６］２１９这些农

事诗是元好问乡土情怀与民本思想的体现。 同时，
避世中的元好问亦能够摒除外界声音，积极进行自

我疗愈。 这一时期，元好问诗歌中存在着思想矛盾。
他一方面频频表达心灰意冷，如“一寸名场心已灰，
十年长路梦初回” ［３６］１１９；另一方面，也会表达不甘

于隐居生活的心境，如“短布单衣一幅巾，暂来闲处

避红尘” ［３６］１２３。 这种内在冲突说明，一时的困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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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击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元好问，隐于嵩山只

是暂时的人生休憩，其仕进报国理想正在重新建构

与强化。 正大四年（１２２７ 年），做好准备的元好问离

开嵩山赴任内乡县令。 嵩山隐居生活成为元好问人

生的重要阶段，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味：“十年旧隐抛

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 ［３６］８０５隐居嵩山给予元好

问重新开始的信心与勇气，而山中独吟的悠闲时光

也为其诗歌灌注了充实内容与坚强力量。

四、嵩山诗歌山岳书写的文学意义

嵩山不仅是一个具有实体形态的自然景观，更
是一个蕴含深厚内涵的复合文化空间。 嵩山诗歌展

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反映了山岳书写的演变历程

与发展维度，在文化意义上揭示了嵩山从自然客体

升华为文化符号的过程。
首先，嵩山融合政治、隐逸、家园的文化特质，这

些特质共同构建了嵩山文学书写的基调，成为嵩山

文脉绵延不绝的动力。 在先秦以来山岳崇拜文化的

加持下，嵩山一开始便承载着象征国家统治权威的

文化内涵。 不论是否处于政治中心，嵩山始终是历

代王朝彰显正统性的重要地标。 嵩山自先秦起便享

有隐逸之名，其独特的山水景致和深邃的文化底蕴，
不仅在客观上满足历代隐士的生活需求，更成为人

们寻求心灵慰藉的精神寄托。 根植于中州深厚土壤

的嵩山文化，滋养了无数本土文人墨客，使“嵩山”
这一意象的家园意味进一步凝聚。 正是因为嵩山具

有政治、隐逸、家园等多重内涵，带有不同表达目的

的诗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契合点，通过嵩山深厚的文

化内涵不断拓展诗歌的情感表达空间。 这不仅使嵩

山在古代诗歌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体现出不同

时期人们对嵩山多元文化的认同，由此不断推动嵩

山文脉的历史演进。
其次，嵩山诗歌反映着山岳书写的演变历程。

先唐时期嵩山作为诗歌开篇起兴的元素，唐宋时期

书写嵩山的诗歌数量增加、形式不断丰富，元明清时

期嵩山诗歌在延续创作传统的基础上突显地方意识

与大一统思想。 嵩山诗歌中表达的情感非常丰富，
除了崇敬之情，还包含着以嵩山为媒介所感发的复

杂情感。 这不仅意味着嵩山诗歌书写对象的下移，
也体现出古代人们的山岳认知趋势，即“从以恐惧、
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

的审美情趣” ［３７］ 。 嵩山诗歌及其他山岳诗歌既是

神性的山岳逐渐融入世俗生活的重要表现，也是助

推这一过程的文化力量。 诗人在与山岳亲近的基础

上，不断汲取山岳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并巧妙地将这

些内涵融入创作。 随着诗歌的广泛传播，山岳文化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进而植根于民族的心理土壤中，
成为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嵩山诗歌的演

变过程，既是山岳书写从崇敬到多元审美历程之缩

影，也是山岳认知变迁的文学表现。
最后，嵩山诗歌体现了山岳书写的多重维度。

以山岳作为诗歌题材，不仅顺应了山水诗的演变节

奏，又因山岳文化的独特属性而产生新变。 自山水

诗问世以来，其在外部时移世变与内部理论更新中

演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山岳诗的文本呈现。
就历时书写演变而言，受山岳观念转变的影响，人们

对山岳的形象建构逐渐从具有神性的世外之山转化

为融合多元文化、能够承担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
诗人笔下的山岳逐渐掀起神秘而崇高的帷幕，成为

包容多样情感的诗歌创作载体。 就不同山岳诗歌书

写而言，由于山岳文化特质的丰富多样性，其创作内

涵亦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诗

歌的情感渲染与结构形态上，更体现在主题思想与

艺术风格等方面。 因此，在分析山岳书写时，需考虑

其文化特质的差异性，以全面系统把握其创作特点

和艺术价值。 山岳从实体存在转变为文学意象的过

程，也是自身文化特质不断积累、诗歌艺术形式不断

演变的结果。 山岳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之

一，“如果说‘历史是民族的史诗’，那么山岳则是中

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史诗” ［３８］ 。 山岳文学意象的生

成有赖于山岳文化的累积，诗人通过深刻理解和感

悟山岳的特质，将其融入意象的创造中。 “嵩山”意
象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其内涵始终基于嵩山所承

载的崇高精神以及积极向上、文化关怀等核心价值。
与此同时，权力转移、社会变迁、叠加创设等因素也

推动着“嵩山”意象内涵与形态的变化，不断增强其

表达活力、拓展其应用空间。 在多重影响中生成的

山岳意象具有复杂属性，应用于诗歌中无疑丰富了

作品的情感维度。 山岳的独特地理风貌与文化底蕴

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这种与日常生活迥

异的体验使他们的心灵得到触动与启迪，不仅促使

诗人个体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变，而且丰富了山岳诗

歌书写的面貌。 从空间维度研究山岳书写，亦“能
够还原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文学史场景，重现更为

具体的文学史的原貌” ［３９］ 。
综上所论，山岳与诗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

系。 山岳为诗歌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和内在的情感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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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诗歌的发展演变推动了山岳文化的累积和传播，
使山岳诗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深入探讨诗

歌中的山岳书写问题，不仅有助于拓展诗歌与山水

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丰富古典文学图景，而且能够挖

掘山岳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山岳诗歌所承载的民族

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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